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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大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外卖电动车穿梭在行

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一边看手机导航，一边争分夺

秒地抢时间，甚至不惜超速、逆行、闯红灯……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朝阳

区多个商业区蹲点采访时看到的场景。

  骑手郭坤就是其中一员。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四

环内一商业区见到了郭坤，每天中午他都会在这里等

待外卖订单。此时正是外卖高峰期，他接了4单外卖，从

出发取餐到全部送达，要在50分钟内完成。

  刚出发不到2分钟，郭坤便取到了第一份外卖；快

速转场后，他又用了6分钟取到第二份和第三份外卖；

紧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跑向电动车，转战第四份外卖，

可这一次并不顺利，到店后他发现这份外卖还没打好

包，等待了4分钟才拿到手。

  距离接单出发已经过去了12分钟，郭坤需要在剩下

的38分钟内将4份外卖送到位。他根据各个订单的位置

和配送时限，排列出最节省时间的配送顺序，而省时的

方法之一就是抄近道。他开始骑着电动车加速越过道

路中心虚线逆向行驶、闯红灯，终于赶在时间截止前将

最后一份外卖送到了顾客手中。

  整个配送过程，郭坤2次闯红灯、3次逆行，全程时速

多次超过50公里。

  “闯红灯、逆行、超速都不安全，可如果不这样做，

就无法按时送到。做骑手的哪个没闯过红灯？如果配送

超时了，扣的钱比该挣的还多。”郭坤很无奈。

  其实，这是骑手间“公开的秘密”。随着互联网订餐

的快速增长，外卖送餐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但与此

同时，对速度的追求导致骑手们无视交通法规，事故发

生率呈高发态势。

  记者统计发现，外卖骑手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有

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逆向行驶、超速等，部分骑手在驾

驶过程中还存在看手机、接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

  受访专家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宜加

强监管、联动治理、早治严治，不仅要在道路交通现场

制止和纠正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还要从外卖平

台公司入手，将交通守法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平台公司、

成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将交通守法作为骑手准入门

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和规范外卖送餐的“玩

命”行规。

爆改车辆超速逆行

斜穿马路猛闯红灯

  11月9日下午5时许，外卖骑手送餐的高峰时段。在

北京市朝阳区一个连着商场与众多写字楼、居民楼的

路口，外卖骑手在车流中穿行。记者观察发现，10分钟内

有30多名骑手从路口经过，其中逆行、斜穿马路、闯红灯

的多达18人。

  该路口四周有很多餐饮店，数十辆外卖车将人行

道占满，行人通行只能沿着马路边走。骑手们接单取餐

后，骑着电动车直接沿人行道逆行驶入马路。

  骑手李宏经常在这一带送外卖，配送半径最远达5

公里，一笔订单的配送时长在30至60分钟不等。他告诉

记者，一个骑手在高峰期，手上同时有六七个订单，配

送时间几乎重叠，要想不超时只能尽量压缩每一单的

配送时间。系统会给每一单提供路线导航，但配送时间

是根据最短路线计算出来的，而最短路线包含了逆行

路段。如果不逆行，就不可能每单都按时送到。

  倘若订单超时，代价很高：根据超时时长，扣取一

定比例的配送费，有时扣取比例甚至高达70%。

  “骑手挣的都是辛苦钱，不得不快，所以闯红灯、逆

行、超速就不足为奇了。”李宏说。

  兼职骑手何婷婷刚入行时本想“老老实实地遵守

交通规则”，却屡次“认认真真地迟到了”。她印象最深

的一次迟到，发生在送外卖的第30天。

  那天早上，她起床后打开外卖接单系统，把接单

范围设置为5公里以内，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订单。接

单后却发现，系统派她去5.9公里的地方取一份炸鸡

排，再送到2.7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司门口，时间不能超

过45分钟。

  到达取餐的商场用了35分钟，找到商场负一层的炸

鸡店用了5分钟，此时送货倒计时只剩5分钟了。何婷婷

的新国标电动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公里，开不了特别

快，5.9公里的路程中还有很多十字路口需要等红绿灯。

最后她超时11分钟，4.8元的运费被扣掉3.8元，超时罚款

比例达79%。

  有一次在城区送炸鸡，何婷婷偶遇一名骑手，对方

看到了她的车，说：“你这小车不行，根本跑不动。”何婷

婷问他：“你的车速度能到多少？”对方回复时速68公里，

并称有些骑手把电动车改装后时速能达到85公里以上。

  爆改电动车是违法的，可如果不改，虽然合规但却

会超时。“骑手不得不快，因为每一天都活在催促声中，

被商家催、被顾客催、被算法催，我们别无选择。”何婷

婷在其公众号“陌生人肖像计划”《骑手日记》中这样

写道。

交通事故不断增加

骑手路人权益受损

  骑手经常超速、逆行、闯红灯，直接后果就是涉及

骑手的交通事故数量不断上升。

  以上海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

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

2020年初至12月，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

故400多起。

  11月10日上午，记者目睹了一起骑手引发的交通事

故。当日11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内，一名骑着电

动车的外卖骑手将注意力放在手机导航上，正前方走

过来一名路人，骑手反应过来后极速转弯，猛地撞向

路边护栏，保温箱内的外卖撒落一地，骑手也摔到了

马路上。

  这样的场景，何婷婷也见到过不少。她曾看到一名

外卖小哥，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也曾看到有

骑手在转弯时超速，遇到速度同样很快的汽车，碰撞后

人被甩了出去。

  对于骑手来说，出了事故后，赔偿很难实现。

  骑手刘林的手臂外侧有一道5厘米长的伤疤，这是

他送外卖时被汽车撞伤后留下的。“司机有保险，保险

公司让我提供收入证明计算误工费。我当时的月收入

是1万元左右，可找平台开收入证明时，平台却说这与

他们没有关系，最后保险公司根据最低工资标准赔付

了。”刘林说。

  何婷婷在骑手社交群中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一辆

车头碎裂的电动车，倒在地上。那是一名骑手在十字路

口出车祸后自拍发到群里的。他骑电动车直行，对面转

弯的汽车没减速，骑手急刹，和汽车迎面撞上，电动车

头三分之一撞没了。骑手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伤，捡了

条命。保险定损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如果着急回去赚

钱，可以谈和解，走快赔，赔偿两天误工费，300元。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

路人。

  前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王萍萍在去开展业务的路

上被一名外卖骑手撞伤了，合约只能取消，损失不小。

事故发生后，交警判赔骑手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可骑手

个人负担不起。她想找平台公司，对方却将责任撇得一

干二净。

  “为了避免伤害，只能尽量离外卖骑手远一点。”王

萍萍叹气道。

  北京市民张程对此深有同感，他傍晚在路上遛弯

时都尽量远离外卖骑手，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听到耳

旁一辆辆外卖电动车呼啸而过。有一次，他走路时正在

想事情，一辆外卖电动车从身后极速驶来，等他感觉到

耳边“咻”地一阵凉风反应过来时，车辆已经跑过去老

远了，“时速估摸有80多公里”。

考核机制暗地作祟

数据压缩配送时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外卖骑手“玩命”求快？

  记者采访多名骑手发现，他们不惜以身犯险，屡次

触犯交规，一方面是为了多接单多赚钱，另一方面是为

了避免超时惩罚。

  目前大部分外卖平台推行计件工资，骑手收入主

要来源于“跑单量”提成，接单量越多赚得越多。此外，

骑手的身份等级取决于骑手的“蜂值”，而“蜂值”是通

过出勤率、接单量、响应率、好评率等多个维度计算出

来的，“蜂值”越高，派单量越多。骑手们拼命跑单保数

据，争“蜂值”，因为它和收入息息相关。

  数据关怀的对面，是数据惩罚——— 骑手超时，会被

扣钱；顾客投诉或给差评，也会被扣钱。

  从今年6月到现在，郭坤大概超时了50单。扣取的具

体金额，他所在平台会根据时间来判定：8分钟以上扣

掉配送费的10%至20%；1小时以上属于严重超时，扣取

比例另算。如果因普通超时被投诉，则罚款50元以上。

  还有骑手提出，平台的路程运算法则有很多不合

理的地方，比如配送是根据路程来计算，不会根据商家

出餐快慢、餐大餐小来判断时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曾加入外卖骑手团

队，探寻骑手骑行乱象背后的原因。他发现，在骑手配

送的过程中，平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收集来

自骑手、消费者、商家、商圈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

到配送定价、骑手匹配、预计时间、路线规划、全程监

控、量化考核等管理中。在这套管理模式下，骑手被严

密管控着。

  在系统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近年

来骑手的配送时间不断被系统压缩。

  “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

2016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28分钟……

不断压缩的时间意味着骑手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时间

压缩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技

术施加的对象——— 骑手去实现。”陈龙在论文中提出。

  何婷婷也注意到了平台的问题。她印象最深的那

次迟到经历中，取货和送货距离加起来接近9公里，而

系统只给了她45分钟。

  “近9公里的路程，有很多十字路口，意味着只要我

遵守交通法规，每等一次红绿灯，就有半分钟或一分钟

在倒计时里消失。加上各种扫码、找路，我把电动车开

到最高时速，还超过了11分钟。”何婷婷说，平时这样的

订单并不少见，一排一排地出现在外卖系统里，甚至有

取货加送货达10公里的订单，要求骑手28分钟以内送

达，就差把“午夜飞车”打在公屏上了。

  交通法律实务专家、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董来超长期关注外卖骑手权益问题，他总结骑手

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的原因，除了骑手自身交通规则意

识不强、缺乏安全教育外，平台派单模式和算法是主要

原因。

  “平台派单模式不合理、扣单费用过高。外卖骑手

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依靠配送费提成，如果按照一笔

订单获得5元左右的配送费算，那么一天如果送30单，骑

手可以赚150元钱；但若超时，骑手通常就要被扣除一定

比例的配送费；如果顾客退单，骑手更需要承担全部损

失。”董来超说，此外，平台算法单一，计算预估到达时

间过短，骑手需卖命飞奔。有的平台为了安抚用户，用

户手机上显示的骑手到达时间和骑手手机上的到达时

间不同，用户手机上的时间往往会早一到两分钟，这就

导致骑手为了不拿差评，必须在路上飞奔。

  在董来超看来，提供外卖的商家也是其中一个因

素，“很多商家出餐慢，他们可能在尚未出餐的情况下

就已经点击了‘配餐完成’，这样就会导致骑手的等待

时间变长，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受到挤压”。

平台规则亟待优化

联动监管刻不容缓

  平衡外卖骑手“降速”与“收入”之间的矛盾迫在

眉睫。

  中国自行车协会一名负责人提出，与普通消费者

相比，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已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

而是生产工具，他们依靠电动自行车的高速度、长里程

送单接单，快速完成工作谋求生存。未来需要研发推出

适合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产品，不断完善相关标准

体系。

  董来超则建议，平台调整考核规则、优化算法，“目

前外卖平台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外卖骑手减少交通

违法行为的机制，比如对于没有出现交通违法的外卖

骑手给予奖励等。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制定标

准，将交通拥堵花费的时间从骑手考核中去除，同时将

不合理的差评不予考虑”。

  多名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

通违法乱象离不开联动监管，一是对平台的监管，二是

对骑手的监管。

  在董来超看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平台与骑手之

间的法律关系亟待进行。

  “目前骑手和平台公司之间的管理主体不明确，存

在复杂的社会管理模式，如专送模式、劳务派遣模式、

众包模式、个体模式、代理模式等，导致管理松散又松

懈。因此需要完善立法明确管理主体，当骑手或平台公

司权益受损时，能得到有理有据有法的社会救济。”董

来超说。

  他还发现，市面上几乎没有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交

强险，不少外卖骑手没有购买保险或保险金额较低，

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受伤的一方不论是向骑手本人还

是向平台追偿难度都很大，因此建议设立“电动车交

强险”。

  “严格外卖骑手行业准入制度刻不容缓，建议让骑

手持证上岗。确定一个社会管理主体对骑手进行培训，

培训结束后持证上岗，每年对骑手进行考核评估，如果

交通违法行为达到一定次数，那么次年就不能通过年

审，通过源头管理形成有效监督。”董来超说。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认为，外卖

骑手交通违法是公共安全问题，应当提高公共安全治

理水平，建立大安全框架推动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走社

会治理体系的路子，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制度。

  “外卖平台公司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职责，将骑手交

通安全纳入安全生产体系，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评

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体系，定期对外卖骑手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定期发布道路交通安全警示

片和警示案例等，增强外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

意识。同时，对外卖骑手使用的交通工具严格把关，尽

量统一配发交通工具，定期检验交通工具的安全性。”

张柱庭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可以依据平台公司

的动态巡航设备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骑手进行查处。

  作为外卖服务的享受者，张程虽然对骑手们的风

驰电掣颇有异议，但他也提出顾客应该对外卖预估送

达时间有一个合理预期，充分考虑到交通拥堵花费的

时间，给骑手更多理解。不过骑手的时速应该有所规

范，比如夜深人静时时速是多少，上下班高峰期时速又

是多少。

  他还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在城市交通规划中

考虑建立“外卖快轨”或者“外卖专用车道”，“这样就不

会抢行人和机动车的空间，也能更好地保障外卖骑手

的安全”。

（文中骑手除何婷婷外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外卖小哥“玩命”飞驰为哪般？

北京一路口10分钟内18名外卖骑手逆行闯红灯

一线调查


